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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家，阿尔滚安帕不顾劳累，从敞房的横梁上取下犁具，将犁头泡在水桶里，用弯刀削了一个青冈木楔子，换下了扶手处松动的

木楔。妻子和女儿帮邻居家下种去了，他坐在院坝的阳光里，取出妻子早已泡好的大麻，三股一根，一端缠在左脚大腿处，用两手掌将三股

大麻搓合在一起，待一股将细时，又添加搓合，如此往复，一根半丈来长的牛鼻索就搓成了。

牛鼻索搓了三根，他又找出两个土巴槌，添加了青冈楔子，也泡在水里。他又找出了一个捡石块用的簸箕，把已经磨烂散乱的牛筋条

子，用麻绳进行了固定。

耕种用的农具全部拾掇完，他才坐在院坝边一张快掉光了毛的獐子皮上，背靠着院墙，舒展开疲乏的身体，就着温暖的阳光，沉沉地

睡去。

——《嘉绒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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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了一天了，把我的牛儿累
坏了，可是牛儿啊，我在你身后也
很累，今天的活路还没完，我俩还
得继续干！”虽到傍晚，天色已渐
渐暗了下来，较央里的劳作还没结
束，阿尔滚安帕的歌声还是那样地
洪亮悠扬，犁了三天了，较央才犁
了不到一半。耕牛的肩膀，在放枷
担的地方，毛皮都磨掉了，渗着血
水；阿尔滚安帕握犁头扶手的右
手，血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整
个手掌从血泡破裂的新鲜皮肉与
扶手摩擦时钻心地痛，到后来已麻
木得没有了知觉，赤着的双脚也被
翻起的土石砸得血肉模糊。

打土巴的队伍，手上满是血
泡，土巴槌每一次与土巴碰撞，一
双手掌都震得钻心地痛，以至于每
当青冈槌头要与土巴碰撞时，都想
扔了握手的把子，避免皮肉的阵阵
痛苦。除了手掌的痛苦，他们赤裸
的双脚，也要忍受着土巴槌砸烂土
巴后飞溅的泥土和石块的击打，血
红的皮肉混合着黝黑的泥土，难以
分辨出血肉和泥土来了。

撒种子的长者们，飞舞的右手
已不似刚开始那样听话。每一次扬
撒都要靠身子的带动，而每一次身
子的带动都会触及腰部的酸痛，而
他们提种子口袋的左手，也由腰部
的高度慢慢下降到了与膝垂直，沉
重的种子口袋好似要将他们的手
臂拧下。

还有顿顿吃不饱的豌豆馍馍，
比水还难喝的咂酒，不但没有给他
们长气力，而且还闹腾着他们的肠
胃和肚子，一天到晚地直冒酸水，
每一天都是饥肠辘辘、精疲力竭。

“我的牛儿啊，今年你又辛苦
了，我们不会忘记你，等到灌牛节
那天，肉汤和馍馍感谢你！”到了
第六天，劳作的队伍才接近了较央
的尽头，阿尔滚安帕和他的同伴们
看到了即将解脱的希望，竭力地用
疲惫和痛苦的身体，坚决地与泥土
和农具抗争着，阿尔滚安帕的歌谣
虽然还是充满了对耕牛的爱惜，但
数天来超出肉体能够承受的劳作
强度，有几头耕牛已经躺倒地上，
奄奄一息了。

近几日，琼日寨子，以及琼日
寨子上面的隆斯库寨子的拖当印
（租子地）、德印（差事地）都开始
耕种了。看着寨子的百姓们前有子
女牵牛，中间丈夫耕地，后有妻子
打土巴，都在耕种自己的份地了，
而他们还在较央里为白利拉姆卖
命，他们付出血汗，辛苦劳作，但
享受不到任何回报，要想自己有粮
食吃，还得去耕作自己的份地，他
们心里都十分着急。

虽然他们耕种拖当印和德印，
收获的大部分粮食都要上交，他们
还是没有足够的粮食吃；但总有那
么一两个月，他们可以享用自己的
劳动所得，不用去官寨借贷他们一
辈子也还不完的粮食。

只有耕作完甲尔布的较央，才
能回家耕种自己的份地。

是这个信念支撑着他们去完
成耕作较央的任务，虽然他们已经
跟耕牛一样，都奄奄一息了，但家
人在等着他们去犁地耕种，他们还
是竭力地挪动着身子，一点一点地
向回家的路靠近。

一回到家，阿尔滚安帕不顾劳
累，从敞房的横梁上取下犁具，将
犁头泡在水桶里，用弯刀削了一个
青冈木楔子，换下了扶手处松动的
木楔。妻子和女儿帮邻居家下种去
了，他坐在院坝的阳光里，取出妻
子早已泡好的大麻，三股一根，一
端缠在左脚大腿处，用两手掌将三
股大麻搓合在一起，待一股将细
时，又添加搓合，如此往复，一根
半丈来长的牛鼻索就搓成了。

牛鼻索搓了三根，他又找出两
个土巴槌，添加了青冈楔子，也泡
在水里。他又找出了一个捡石块用
的簸箕，把已经磨烂散乱的牛筋条
子，用麻绳进行了固定。

耕种用的农具全部拾掇完，他
才坐在院坝边一张快掉光了毛的
獐子皮上，背靠着院墙，舒展开疲

乏的身体，就着温暖的阳光，沉沉
地睡去。

若不是十岁的女儿将他唤醒，
他肯定会那样舒舒服服地睡上几
天几夜。女儿见他醒来，心疼地对
他说：“阿爸，你已经睡了一下午
了，阿妈又去帮邻居家了，她让我
把饭热着，等你醒来时吃。”“太阳
已经落山了，天快黑了，我怕你冷
着，才把你叫醒了。”她接着说。

看着懂事的女儿，看着她瘦弱
的身子，抚摸着她稀疏枯黄的头
发，阿尔滚安帕痛惜地说：“我的
女儿真乖，邻居家的地要种完了
吗？”“今天下午就能种完，他们说
完了就把耕牛给我们家牵过来。”

“哦，好啊，这样看来，明天我们就
可以种我们家自己的地了！”看见
阿爸高兴起来，女儿满脸绽放着灿
烂的笑容，用纤细的小手拉起阿尔
滚安帕，高兴地说：“阿爸，您还没
吃中午饭呢，现在都到吃夜饭的时
候了，走，吃饭去！”

阿尔滚安帕和女儿吃过夜饭，
他妻子才扛着土巴槌回来。看到妻
子回来，阿尔滚安帕关切地说：

“你吃饭了吗？饭还挺热的，我和
女儿刚吃过。”

听妻子说她在邻居家吃了饭，
阿尔滚安帕才把他和女儿的碗筷
放在锅里的热水里洗了。妻子说他
才从较央干活回来，把他累惨了，
要他休息，她来洗。阿尔滚安帕对
妻子说你今天也辛苦了，让她坐在
锅庄边休息。

天完全黑了下来，一家人坐在
锅庄边。

阿尔滚安帕给妻子和女儿做
起了色木卓（嘉绒藏族习俗，每当
外出归来后，要把自己的经历和所
做的事情向家里的人进行详细摆
谈），把他和伙伴们在较央给白利
拉姆如何耕种，白利拉姆是如何给
他们承诺，结果又怎样，哪几条牛
累死了，哪几个伙伴累得不行了，
今天他拾掇了哪些农具，都前前后
后、一五一十详尽地摆谈起来。

妻子和女儿听了他的色木卓，
都为死去的耕牛叹息，痛骂白利拉
姆没有良心。

夜深了，女儿在妻子的怀里睡
着了，他和妻子却毫无睡意。

一道难题摆在他俩面前，他俩
一筹莫展。

去年收了五斗青稞和二十斗
豌豆，青稞全部交了租子，二十斗
豌豆交了租子后只剩下了五斗、五
斗豌豆面、干酸菜和十格菜、洛尔
久等干野菜，勉强能够接到庄稼青
黄时节，再往后就要断粮了。

而下种是要种子的。
白利拉姆种麦子，种青稞，从

不种豌豆；白利拉姆吃馒头，吃糌
粑，喝尧让买来的藏茶、豌豆面、
干酸菜这些都是偶尔拿来喂猪喂
狗的，如果连续喂几顿连他们的猪
狗都不吃。

再没有豌豆面吃也要留着做
种子，而青稞年年种，却没有吃过
一顿糌粑。加上，青稞种子又得高
利到白利拉姆那里借贷，一年的收
成还不知能否还上租子。

思来想去，没有别的法子。
何况，这个问题不只是他们家

才有，他们的邻居，隆斯库寨子、琼
日寨子，河东、河西的培尔、齐鲁、
色脚、木尔约寨子等，整个巴拉斯
底除甲尔布、土舍和头人、寨首
外，无一例外，都是一样的处境。

妻子和女儿睡下后，阿尔滚
安帕又抱了一捆干草，去给耕牛
添加了饲料。

阿尔滚安帕在锅庄上烧火做

饭的响动声里醒来时，窗外还是一
片漆黑，从锅里已经冒出豌豆馍馍
的香气，他便知道妻子起来得很
早。他刚要翻身坐起，妻子说反正
起来也没事做，要他再睡一会儿，
待她烧好了酸菜汤再起来。听了妻
子的话，看着他旁边睡得十分香甜
的女儿，他答应着又躺在了草垫
上，拉过牛毛毯子盖在身上。

吃过早饭，他和妻子牵着耕
牛，拿着土巴槌和簸箕到了自家的
地里时，隆斯库寨子的房屋和碉楼
只是黑黝黝地显出大概的轮廓，只
有北面的巴玛克神山和南面的群
峰巍然屹立，显得一切全在它们的
屏障之下，一切都那样地渺小。

天亮后，几家邻居也来帮忙
了，中午还没到，地就犁完了，土
巴也打完了，石块也都清理干净，
就差把种子撒到地里了。

听邻居说，今年官寨租借种子
由白利拉姆的两个狗腿子拉斯白
汪加和呷求安怕负责，这两人向来
仗势欺人，阴险狡诈，无恶不作。
他俩看着顺眼的，对他俩服服帖帖
的才租借；看着不顺眼的，往日对
他俩有顶撞的，轻则吆喝羞辱回
去，重则一顿棍棒，打得皮开肉
绽。百姓们为了能租借到种子，对
他俩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地受他
俩羞辱折磨，巴拉斯底百姓深受其
害，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他俩。

邻居们知道阿尔滚安帕好打
抱不平，为百姓伸张正义，特别仇
恨拉斯白汪加和呷求安怕这两个
狗腿子，与他俩多有过节，曾多次
面对面地跟他俩斗争，在他俩眼
里，阿尔滚安帕是眼中钉，肉中
刺，一直想除之而后快。

他们都劝阿尔滚安帕，为租借
种子一定要忍一时之气，不要跟两
个狗腿子发生冲突，以后有机会再
慢慢跟他俩算账。

阿尔滚安帕听了邻居们的劝
告，虽难平心中之气，但为了种
子，也只好忍气吞声了，而且以他
与两个狗腿子的仇怨，还不知道他
俩会如何对他，种子也不知能不能
租借到。

中午后，阿尔滚安帕带着邻居
和妻子的劝告，拿着一只口袋和一
根皮条，到官寨租借种子去了。

走进官寨门口，他一眼就看到
拉斯白汪加和呷求安怕站在官寨
正面底楼的粮食仓库前，正挥舞着
噼啪作响的皮鞭，任意地抽打租借
粮食的百姓。百姓们瑟缩着身子，
忍受着头上、脸上和身上的疼痛，
拿着口袋，强展笑容，唯唯诺诺。

看到如此场景，阿尔滚安帕一
股怒火直冲头顶，两个拳头捏得嘎
嘎直响，恨不得三步两步冲上去对
他俩一顿痛打，为百姓出气。

拉斯白汪加和呷求安怕看见
阿尔滚安帕进来，相互对视了一
眼，拉斯白汪加故意提高嗓门说：

“哎哟，今天太阳真是从西边出来
了，大家看看，这不是隆斯库大名
鼎鼎的阿尔滚安帕吗？他怎么也来
借 种 子 了 ，一 定 是 我 们 看 错 了
吧。”呷求安怕接着说：“不会哦，
阿尔滚安帕大哥平常是最看不起
我们的，他怎么会到我们这里来借
粮 食 呢 ？他 一 定 是 有 其 他 事 情
吧。”两人说完，得意地大笑起来。

阿尔滚安帕强压怒火，昂首挺
胸走到晃动身子大笑不止的拉斯
白汪加和呷求安怕身前，不亢不卑
地朗声说：“两位长官见笑了，我阿
尔滚安帕作为甲尔布的娃子，和大
家一样，按照甲尔布的法律规定，
种的粮食都上了租子，现在连吃的
都没有了，哪来的种子呢？还望甲
尔布能借给我今年的粮食种子。”

两个狗腿子说不过阿尔滚安
帕，就耍起无赖来，呷求安怕阴阳
怪气地说：“哦，你是要向甲尔布
借种子吗？你不知道我们的绒布甲
尔布在西天极乐世界啊，你到那里
去借吧。”说完，两人又是得意忘
形地一阵大笑。

阿尔滚安帕仍是面不改色地
说：“两位大人不知道吗？天下的
甲尔布代代相传，绒布甲尔布去世
了，不等于我们巴拉斯底的甲尔布
就没有了，现在甲尔布夫人白利拉
姆不是在代行职权吗？”

两个狗腿子被阿尔滚安帕说
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面红耳
赤，在众多百姓面前丢尽了脸面。
他俩的丑恶本质开始显露出来，狂
躁不安、气急败坏地大声说：

“大家看到了，阿尔滚安帕仗
着他在隆斯库寨子高人一等，今天
竟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隆斯库寨
子有啥了不起，它不过是我们巴拉
斯底甲尔布十六个寨子的其中一
个；阿尔滚安帕有啥了不起，他不
过是我们甲尔布的区区一个娃子。
我们是代阿伊拉姆行使职权，他不
把我们放在眼里，就是不把我们巴
拉斯底至高无上的阿伊拉姆放在
眼里，这样的人不给他点颜色看
看，他还真不知天高地厚了。”

他俩说完，后退几步，向十余
个打手使了一个眼色。阿尔滚安帕
纵使勇武，也是一手难敌十拳，被
蜂拥而上的打手们扑倒在地，不能
动弹。

阿尔滚安帕虽被打手们控制，
但仍极力挣扎，愤怒地喊道：

“大家都看得清楚，我阿尔滚
安帕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们俩人全
为公报私仇，无中生有。我阿尔滚
安帕虽为娃子，但我是甲尔布的娃
子，你俩只是甲尔布的下人，却仗
着甲尔布的权势欺压百姓，你俩如
有胆量，就让我去见甲尔布夫人，
如果她说我有罪，我认罪伏法，没
有二话；如果你们这样徇私枉法，
就是把我打死，我阿尔滚安帕也绝
不服气。”

“管你们身体的是甲尔布，把
你们揉成浆来糊墙，揉成圆砣砣当
玩具是主人的权利。羊有毛可以
剪，鱼有皮可以刮，凡娃子都可以
打。上到圆脑壳，下到脚底板，都
掌握在我们手中，要怎么处罚是我
们的权利。”

说起甲尔布法制，如何仗势欺
人，两个狗腿子手舞皮鞭，唾沫横
飞，得意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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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晴姑娘可能已经睡觉去了。窗边只剩一
把空椅子。

马建宏独自熬了一会儿，实在撑不住了。即
便是老虎要吃他，也顾不上那么多。

天还没亮开，正是人们非常贪睡的时辰，马
建宏再次惊恐万分，满脸大汗地醒来。他的惨叫
声又把妻子吵醒。

女人推开被子大叫：“嚎什么呢！”
“我梦见一只老虎要吃我！还是昨天晚上

那只！”马建宏也伸着脖子吼。噩梦还没从他脚
上消失，两条腿抖得像发了急病。他双手抱着
膝盖喊疼，说自己使了浑身力气才跑脱，还跌
了一跟头。

“毛病兮兮的，”妻子觉得无聊死了，打着哈
欠倒头继续睡。

天亮了，马建宏总算等到天亮了。这第二个
晚上算是平安捱过。他的眼睛起了一点血丝，耳
朵嗡嗡响。疲惫和恐惧扎在心头，早餐一点也吃
不下。他跑回卧室，从枕头底下抽出那本闲时爱
看的书，然而字面像是起了一层雾，晕乎乎的什
么也看不清。

妻子走了进来，像是用很大的耐心说了句
语气不算太坏的话：又看书，看书能当饭吃吗？

马建宏只好放下书本，坐到窗边去。那位梦
晴姑娘的窗门紧闭。他望着挂在对面的绿萝，它
的长势真好。

妻子出去上班了。她关门很响。
马建宏想到今天有很多活要干，立即打起

精神喝了半杯牛奶。差点吐出来。穿上那件口袋
很大的工作服，想把鸟儿再次装进上衣口袋。可
是在三角梅上寻了半天，找不见半个影子。他迟
疑万分，半夜还在的呢！

瓦片上沾着一些血迹，又从三角梅的枝叶
间翻出几根断掉的羽毛。马建宏的眼睛落在这
些东西上时，踉踉跄跄退后几步，心中起了寒
战，腿脚绵软地倒在地上。

他想起了那个噩梦。眼睛鼓鼓地并且张着
嘴巴，他想喊救命，声音却冲不出喉咙。

仰面躺着，那个回忆真实地出现在天花板
上：黑沉沉的夜空下，老虎甩开全身的毛发跟在
他身后，就在快要跑断双腿的时候，那只鸟出现
了，它比在梦中大了十倍，不仅会飞速度还不
弱，和马建宏打照面的时候，鸟的嘴巴张开，露
出尖尖的小牙齿，像是在对他笑也或者让他快
跑，之后，它便勇猛地用这些武器对付那只老
虎，头上的冠子像箭镞一样扎出去。可它毕竟是
一只鸟。老虎的爪子灵活地捉住了它的脑袋，把
它狠狠地砸在地上。马建宏本能地拔腿逃跑。他
顾不上那只鸟。并且那鸟儿也是希望他赶紧逃
走，它勉强爬起来飞在老虎头上，对着他不停地
扇翅膀。他知道，它死定了。马建宏边跑边哭，觉
得那只鸟就是他过去积攒起来的力量，可是这
力量也救不了他。奔跑中，听见鸟的惨叫，是口
里堵满鲜血不能顺当发声的悲鸣。

马建宏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像在期盼什
么似的盯着对面那扇窗。

“别看了，她走啦！”
妻子突然在背后说话。她可能遇到什么好

事了，语气掩不住地高兴。
“你不是上班去了吗？”马建宏有气无力地说。
“瞎说。我一直在厨房忙碌着呢。
马建宏叹气，对她摇了摇手，意思是不想说话。
妻子走到窗边，突然转个身，满脸堆笑地

说：“你那个叫梦晴的女人走啦！她说她姐姐来
找她了，她们要住到别的地方去，永远不来这儿
了。刚才来道别呢。”

马建宏皱紧了眉头。
“她让我跟你说，你和她不是一路人。还有，

要你捎个口信给老田，她姐姐让他赶紧回家，躲
在缸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马建宏听了妻子的话，后背一凉，突然从地
上站起，抓住妻子的胳膊说，“她有没有说她的
姐姐是谁？”

“她说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呀！她们住在哪儿？”
妻子想了一下说，记不起来。
马建宏还想问话，妻子迅速换了上班衣服，

出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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